

浮木
    層層灰白雲霧壟罩天空，綿綿細雨帶著令人忽略不了的重量，重重壓在心上。
    周圍入目所及，是黑白的色彩，一間間的小屋子上，掛著「林氏之告別式場」、「宋老太夫人之告別式場」等字樣。有些穿著黑衣服的人滿臉淚痕地走進其中一間屋子，有一些人穿著孝服自另一間屋子走出，撐傘目送棺木遠去。沉重的司儀聲是除了雨聲外唯一的聲響，微弱卻清晰的迴盪。
    豫暄撐著一把黑傘，立在雨中，衣服狼狽地帶上了一些皺褶，臉上的淚痕未乾，眼睛紅腫，眼底青影淺淡，表情怔怔，帶著掩不去的疲態。 
    喪禮結束了，她想。眼底較一年前沉靜，點點哀色充盈。
    她希望這會是最後一場為至親辦的喪禮。
    她已經辦了四場喪禮。
    第四場喪禮來的又驚又促，勾起了太多過去被壓抑的情緒。這幾日，小時候溺水的情景，夜夜入夢驚魂。耳邊猶有水流相互撞擊的巨響，無垠水狂暴的落在四周，天空因為雲而顯蒼白。
    她曾以為那是她看到的最後一眼天空。
    眼前是洶湧而來的水，水花濺起，沒有海引人沉醉的藍，而是茫然的，象徵終點的白。鼻腔中充斥著嗆人的臭味，她揮舞著手，卻抓不到任何東西，雙腳也用力的踩踏，卻沒有任何著力點。她求助的目光掃向岸邊，媽媽無助的立在那裡，表情著急，離湍急的河水遠遠的。
    她想要開口，但一開口，又是一口水灌進嘴裡，嗆的她一句話都說不完整。
    誰都好，救救我！
    幼小的身影早已被水沖離了岸邊。她的雙眼被水糊住了視線，感覺到只是一瞬，她又被水沖離了老遠，遠到媽媽的身影已經不見了。
    我會死……只是瞬間，她的腦海中只剩下這一個念頭，清晰而且殘酷。

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

    豫暄站在雨中，靜靜的聽雨聲落在傘上的聲音，滴滴答答。別時一場雨，這場雨來的真是時候。和姐姐相處的過去，所有的快樂悲傷至今只能化作回憶在腦海中重演，她想，眼眶中似又有灼熱滾燙的淚水醞釀。
    姐姐已經不在了。
    眼角餘光瞥見又有人接近，黑色的身影，有著令人感到壓迫的高度。來者停在兩米外，便不再接近。
    豫暄轉身面向來人。
    首先入目的是一雙黑色油亮的皮鞋，再來是筆挺的黑色成套西裝。剪裁得宜的西裝價值不菲，無一絲一毫的皺褶。視線緩慢上移，短髮一絲不苟的梳在腦後，露出光潔的額頭，最後對上隱在黑傘下，熟悉的黑亮眼睛。
    是姐姐的兒子。
    二十歲的大男孩也是第一次穿這麼名貴的西裝——隨著生母的去世，他也得到了一筆遺產——他不自在的扯著衣角，看著她，欲言又止。
    豫暄看著與自身的狼狽成鮮明對比的他，嘴唇蠕動了幾下，卻怎麼樣也說不出「節哀順變」之類的話，心中隱隱的憤怒悄悄地翻滾著，緩緩的膨大，但在臨近爆發的出口，一切卻化作壓抑的嘆息。
    她最終只是朝他慘澹的笑了笑，也不等他開口，轉身和丈夫離去。

    喪禮結束一個禮拜後，某一天下午，豫暄正坐在家裡的客廳裡抱著枕頭，愣愣地對著眼前的電視機發呆，電話突然響了。
    她瞄了瞄來電顯示，眼底一絲負面情緒閃過，然後伸手接起。
    「媽？」
    「阿暄？」有些蒼老的女聲響起。
    「是我，怎麼了。」
    「阿暄，家裡寄來了幾張阿玲的電話費繳費單，妳回來的時候，把它們處理一下吧。」
    這段時間只要提到姐姐豫暄就會紅了眼眶，像是暴風雨橫肆而過的海面，尚未平復，一點小風就能激起暗藏在海平面下的深深情緒。現在也不例外。她吸了吸鼻子，暫時忍下了心中的酸澀難受，她答：「媽妳剛剛說了什麼？」
    「我說妳姐的電話繳費單來了，幫我處理。」
    「……」豫暄握著手機，面無表情，視線凝在正前方跳耀著金黃夕芒的牆壁上，臉頰被陽光曬得灼熱，又隱隱一絲疼痛。
    良久，她答道：「交給姐的兒子處理吧。」
    「誰？」豫暄的媽媽一愣，一時間想不出那人的樣貌。
    「就是很高很高，皮膚跟姐姐一樣白，眼睛像姐姐……」豫暄說到這，已然哽咽：「……的那位。」
    「……」
    聽到對面沒有傳來反對的聲音，顯然已經同意，豫暄深吸一口氣，把外露的情緒再度掩藏，她定了定神，突然想起一事，問道：「話說，媽妳是怎麼知道那是電話費繳款單？妳不是不識字嗎？」
    「我拿給隔壁鄰居讓他們幫我看了。」
    
    掛了電話的豫暄靠在沙發上閉目休息。過去的回憶如同揮之不去的殘花碎夢再她的面前一次次重現，美好卻是引人沉溺的網，上頭有著細細密密的刺，一旦落入其中，便會感到怨痛深深的扎入身體，而且捨不得走出。
    一通電話輕易的勾起了她對姐姐的思念，讓她痛苦難抑。豫暄明白平復傷痛的過程還很久很遠，到那時，應該就不會如此難受了吧。

    電話聲又復響起，是姐姐的兒子。
    「你好？」
    「阿姨，是我。」聲音頓了頓，語氣帶了點討好：「阿姨，我這邊又收到了幾張有關遺產的通知，需要去銀行辦理。」
    「所以？」豫暄猜到了他的未盡之意，語氣冷淡。
    沒有被她的冰冷嚇退，對方厚著臉皮把後話說完：「我最近有點事情要辦，所以，你可不可以幫我處理啊？」
    「……」豫暄深吸了幾口氣，第一次對一個不熟的人講了重話：「你聽好。」
    「是？」
    「生恩大如天。 父母離異，父親再婚。你自幼離開你的生母，我不要求你對她有多麼深厚的情感。 安排你生母住進安寧病房可以我處理，喪禮可以我辦，遺產我可以半毛不拿，做這麼多只是基於親人間的情分。 但是你，妳媽媽生病時只去看了兩次，拿了醫療險就買了新衣新車，喪禮上也沒看你掉一滴淚，現在還需要我幫你跑腿把剩下的遺產數清歸到你帳戶裡嗎？」
    豫暄頓了頓，也不管電話那頭的人怎麼想，把鬱積在心裡的話一次說完：「
不會的話就學，沒空的話請你父親幫你，你已經成年了。你外婆那還有你媽媽的電話費繳款單，找個時間拿了吧，拿去處理了。
    還有，找個時間去看看你母親吧，想她在天有靈也會很高興的。還記得在哪裡嗎？」
    「不知道。」大男孩喉嚨乾澀，似乎被這位向來溫婉，只大他十歲的阿姨嚇到了，好半天才擠出這一句話。
    豫暄嘆了一口氣：「在台中市立靈骨塔，和王家人放在一起。」
    「你，好自為之吧。」豫暄掛斷電話，默立良久。

    「處理完了？」一個低沉溫柔的聲音響起。
    豫暄回頭，一個高大挺拔人影站在房間門口，夕陽從房間的窗戶灑進室內，照射在他黑色的髮梢，他神情溫柔地看著她。
    「樊嶼！」見到他，豫暄放鬆的一笑。那笑就像初融的臘月之冰，是所有事情都過去後，露出的如釋重負地笑。她張開手，抱住了已經走過來的樊嶼。豫暄的臉埋進了他的頸窩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呢喃道：「是的，處理完了……一切都結束了。」
    真希望，一切都結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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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六月份的太陽雖然不是一年中最烈的，但若從室內望向室外，卻是金芒刺眼，視之者避其鋒芒。
    蟬鳴四起，夏天已然悄悄而至。
    「先十二顆好了。」豫暄右手拿著電話，左手輕敲著桌面，眉頭緊皺，已經很不耐煩，但語氣仍然溫和。
    「你們什麼時候回來？」
    「大概下禮拜吧。」豫暄一字字重複道：「樊嶼會煮湯回去，所以不用準備湯了。」
    「好，謝謝他啊。」
    豫暄虛應幾聲，隨即道了聲再見：「再見。」
    掛了電話，豫暄轉身望向樊嶼，語氣略有點煩躁，帶著點慌張：「這是今天第三通了！」
    她站起身，在客廳裡來回踱步：「連問的問題都一模一樣！失智症越來越嚴重了嗎？」
    樊嶼皺著眉聽著，走上前，把她摟進懷裡：「可能是最近憂鬱症加重的關係。找個時間帶媽去看精神科醫師好了。」

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

    晚飯過後，客廳的燈光柔和的亮著，豫暄撐著吃得飽飽的肚子，坐在沙發上，耳邊傳來樊嶼洗碗的水聲，她愜意的瞇起了雙眼，看著電視最新的影劇，嘴角不經意的微笑。
    一陣鈴聲打破了這份安寧。豫暄懶懶地伸手，拿起了放在一旁的手機，習慣性地瞄了瞄來電顯示，然後接起。
    「媽？」
    「阿暄？」
    「嗯，是我啦。」
    「噢。」對方像是這才確認有沒有找對人，她慢吞吞地說：「我想阿玲了……」聲音漸漸地帶上了哀色，也沒有希望豫暄回答，她自顧自地說了下去：「好想她啊……這屋子現在好空，阿玲怎麼就這麼命短呢，她才三十八歲啊……啊……」    老人握著手機，坐在空無一人的，三層樓的透天裡，已經難過得大哭：「我怎麼就這麼甘苦……老天不公啊……丈夫沒了，兒子沒了，阿玲也沒了……怎麼不讓我也去死一死……怎麼還讓我活在這世界上呢……」
    豫暄閉上眼，難受的聽著母親的聲音，然後她把手機拿開，遠遠的放在旁邊，隱隱約約還能聽到哭聲從手機裡傳來。
    媽媽的憂鬱症又發作了。這一次的時間，應該會比往常還久吧。畢竟姐姐也走了……
    豫暄目光從手機移回電視，卻發現自己已經沒了心情，索性伸手把電視關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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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寧靜的午後，陽光穿透玻璃窗，靜靜的撒落。一陣鈴聲響起，急促突兀，令旁邊的人下意識地轉頭，蹙眉望向它。
    最近媽也打得太勤了……豫暄默默地看著手機，停了一下，然後伸手接起。
    「媽？」
    「阿暄。」
    「怎麼了？」
    「安眠藥吃完了。」對方頓了頓，放大音量委屈道：「我有去看醫生啊，醫生不給我藥，又睡不著。」
    「不給藥？」豫暄想了想，想到上次媽因為睡不著的事情打電話來問她應該怎麼辦，卻是安眠藥一天一顆足矣，但媽卻覺無效，所以私自改成了一顆半，現在提前用完了。她問道：「是附近的診所嗎？」
    得到肯定的答覆後，豫暄撥通了診所的電話，得到的回覆是他們不能再開藥，只能轉診附近的大醫院。
    豫暄凝眉嘆了一口氣，但也沒辦法，只能告訴媽換家醫院看病了。

    但是沒隔幾天，媽的電話又打來了，說的又是睡不著的問題。
    「藥沒有效？」豫暄疑惑。
    「沒藥啊！吃完啦！」對方的回答簡短的讓人摸不著頭緒，不過豫暄還是明白了。
    她微微變了臉色：「你沒有去看醫生？」
    「我有去啊，醫生不給我藥啊！」
    醫生怎麼會不給藥？豫暄微怒，臉部因肌肉用力而緊繃：「妳說的是家附近的診所吧。」
    「對啊，醫生不給藥。」
    「這事妳上次說過了！我後來不是跟妳說要去附近的醫院看嗎？」
    「妳上次哪有說！」對方反駁。
    豫暄撫額：「我有說啦！」
    不願和媽媽爭辯，豫暄重複道：「總之要去醫院啊。」
    「可是醫院好遠。」
    媽上次沒提出異議，也就是上次沒在認真聽她說話。
    「坐計程車。」豫暄一字字耐心的道，期望媽將她的話聽進去。她在新竹，媽在台中，不方便載媽。
    「計程車很貴，而且很麻煩。」
    「不要怕花這種小錢，錢只是身外之物。妳帳戶裡不是還有兩百多萬嗎？我每月也都有給你錢的。」豫暄皺眉，眼中含著的情感混雜，有一點期待有一點惡意：「留這麼多錢有什麼用？」
    「給孫子啊！」對方理所當然的道。
    「……」豫暄握著手機，一點點期待隨著老人的話瞬間無蹤。
    她不該還對媽抱有什麼期望，畢竟幾十年下來的觀念不是嗎？
    感到豫暄的語氣加重，說的又不是她想聽的話，於是對方敷衍道：「好啦好啦再說啦。」伸手把電話按掉。
  
    豫暄看著被掛掉的電話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心裡的煩悶忿怨鬱積，在胸腔裡叫囂著要得到釋放。
    媽唯一意義上的孫子，弟弟的兒子，姓王，屬王家人。
    豫暄抿唇，難過在她的眉眼間堆疊，壓出哀傷的弧度。
    她最終只是重重嘆了口氣，放下電話。
    為什麼媽越來越難溝通了呢？
    「媽怎麼了嗎？」樊嶼探詢道。
    「沒事。」豫暄勉強的笑了笑，看著他，心情忽然稍稍平復：「媽想讓我們帶她去看病呢。但又沒辦法，遠水救不了近火，讓她自己去吧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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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鈴聲響起的時候，豫暄和樊嶼在做午餐。
    她從廚房走了出來，在圍裙上草草的擦了擦手，把油汙去掉，便接起了電話。
    電話一被接起，對方就劈頭蓋臉的對著電話說：「阿暄，家裡的微波爐壞了。  我想熱菜，按上面的鍵卻沒反應！」老人反覆的按著微波爐上面的鍵，隨之傳出的電子聲穿過了電話，傳進了豫暄的耳裡。
    「……」豫暄拿著手機，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回答。
    她同她說這些，是想讓她怎麼幫她呢？
    「去外面買吃的吧。」
    「昨天吃剩的很浪費！」
    「買一台新的。」
    老人狠狠的皺眉：「很麻煩！很貴！」
    豫暄張了張嘴，還不知如何回答，對方就逕自開啟了另一個話題：「阿暄我的皮膚又長奇怪的疹子了。很癢！從背部一直到整隻手！超大片的。」
    豫暄很無力，拿著手機，音量不自覺的加大：「妳同我說這些作什麼？我又不是醫生！」
    「好啦好啦好啦。」對方像上次一樣迅速的掛了電話。

    豫暄又被掛電話了，她拿著手機呆呆站著，生氣不耐交錯在臉上。
    「怎麼了，媽說了什麼？」樊嶼擦著手從廚房走出。
    「她的微波爐壞了。」豫暄嘆氣道，轉身看著樊嶼，有一些期待無措，不知如何開口：「又不想花錢買新的，又因為不能用所以跟我抱怨……」
    「了解。」樊嶼笑了笑：「我們幫她買一台新的吧。」
    「謝謝。」豫暄鬆了一口氣，伸手抱住他：「幸好有你在。」
    她抬眸，有些小心翼翼：「你會在意在我媽身上花那麼多錢嗎？」
    「唉。」樊嶼笑了笑，有些無奈：「一家人嘛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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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「什麼？帳本不見了？」
    樊嶼一從臥室走出，就看見豫暄拿著手機驚叫。
    他走到一旁，默默地聽豫暄嶼那頭的對話，猜想著豫暄的媽媽又發生什麼事了。
    「妳說妳忘了放哪……這種重要的本子不是應該有個專屬的地方嗎？」
    「不要再說妳不記得了！所有地方都翻過了嗎？」
    「什麼……妳也不知道妳為什麼會忘記？」
    樊嶼聽了一會兒，便曉得接下來的對話沒有什麼用了，他坐了下來，背靠著鬆軟的椅背，望著豫暄出神。
    他其實不太喜歡豫暄的母親。
    這種感覺是從四年前開始的。四年前豫暄的弟弟去世，她的母親就因傷心過度有了憂鬱症，現在則因她的姐姐過世而更加嚴重。
    隨著憂鬱症而來的，是失智症。雖然有人說學點知識，失智症會延緩病情，但因豫暄的母親生性被動懶散，不願學認字，也不願同其他老人們學打牌，所以症狀就一直延續。
    像傾頹的城垣，勢不可擋。
    然而讓他不太喜歡豫暄母親的原因，除了悲觀的個性，還有越漸依賴的性格。
    患有失智症的老人家，會依賴親屬。並不是最疼寵豫暄這個小孩，但她的母親如今只剩她一個孩子，所有事情都麻煩她，這也無可奈何。
    然而豫暄的母親忘了，她的女兒，除了照顧她，還有自己的生活。站在私心的角度，他希望她可以體諒，理解她的女兒。從而從佔了她女兒大半生命裡慢慢退出。
    可這對越發難溝通的她，是個幻想。而且盡孝是必然的事，豫暄一定不敢，也不捨地把母親遺落。

    樊嶼回過神，環抱住掛了電話的豫暄，輕聲問她：「需要我們做什麼嗎？」
    「嗯。」她忙不迭點頭，然後問道：「明天你有值班嗎？」
    「沒有。」他微笑，伸手摸了摸她的頭：「明天我載你回台中。」
    四周靜寂，豫暄看著樊嶼唇邊包容的笑意，忍不住的難過。她的心中除了對老人的煩惡，更多的是面對老人變化的茫然驚恐。
    「樊嶼……」她伸手回抱住他，臉埋在他胸前：「我媽不信任我……我和她提議讓她把錢交給我保管。你想啊，她最近家裡電器壞了也不去買，也懶得去銀行提錢，現在連存摺都會弄丟！」
  豫暄抬起頭，看著樊嶼，已是滿目淚光，驚痛道：「可她竟然懷疑我會拿走她的錢！爸過世的時候，她跟我說不要跟弟弟搶，我和姐姐都答應了，簽了放棄遺產繼承權書。姐姐過世時，姐姐的錢也是她和姐姐的兒子分了，我也半毛不拿。我從會賺錢後從來沒有拿過家裡的錢！每月幾乎一半的錢幫忙補貼家用！現在她懷疑我！懷疑我！」
  豫暄睜大著眼，淚水顆顆滑落：「我是她現在唯一的女兒！幫忙她處理一切雜事的女兒！可她竟然不信任我，還心心念念要把遺產留給孫子！那個三歲就指著她說：『我不喜歡妳，因為妳都沒有留遺產給我們。』的那個孫子！看看我的弟媳養出甚麼樣的孩子，她明明只和媽媽隔一條街，為什麼媽媽什麼都找我，存摺不見就說是我拿的……我不要錢，我真的不要她的任何一毛錢，可為什麼她連信任都吝嗇施捨於我……」
   她的雙眼被水糊住了視線，感覺到只是一瞬，她又被水沖離了老遠，遠到媽媽的身影已經不見了。那溺水感覺又湧上了。
  樊嶼抱著懷裡泣不成聲的豫暄，輕聲道：「失智症的患者大多如此多疑……別太介懷了。」
  豫暄的手無聲的收緊，那是極用力地擁抱，像是終於抱住了一塊浮木。

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

  睜開雙眼，豫暄發現自己又身處於那湍急的水流中，正順流而下。
恐懼襲上心頭，豫暄下意識地開始掙扎，可是不一會兒她就發現自己沒有手，而且自然的漂浮著。
怎麼回事？
她垂眸看了看自己，卻發現自己身上粗糙無比，一尺寬，帶著樹林的氣息。
她成為了一塊木頭。
隨著水流漂浮了一會兒，再次抬眸，她看見一個小女孩在水中，即將被水吞沒。身上早已溼透，黑髮緊緊貼著白皙雙頰，雙手無力的舉著，紅脣早就因冰冷的水而透著紫色，渾身上下透著絕望的氣息。
「救……我。」
那是她，年幼的她。
不忍地朝幼小的身影而去。小女孩一看見她，原本失焦的雙眼瞬間迸發希望的光芒，她雙手抱住她，嘴角噙著笑，就暈了過去。
豫暄微笑，可是只是一瞬，身上的重量突然增加，把她朝水中拖去。
什麼？
她驚恐地低頭，順著腰際環抱自己的一雙手看去，卻見那手皮膚蒼蒼，又復往下，她驚叫出聲！
只見老人朝她笑著，說道：「阿暄，幫我。」
幫妳什麼？
豫暄驚恐的發現她開不了口，像是被一種力量束縛。
「……阿暄，家裡洗碗精沒了。你幫我買。」
不要找我！為什麼連這種小事都要麻煩我？
「我的胳膊疼。」
  我不是醫師，跟我說也無法好轉的！
  力量增強，她恐懼地看向四周，卻發現原本幾公尺深的河卻是看不見盡頭，她已被拖入深水中。
  而老人魔般的聲音還在持續：「……老天不公……我兒啊……」
  「可不可以去你們家住？」
  我還有自己的空間可言嗎？
  「……冰箱壞了……」
  我不想聽……
  「阿玲……怎麼不讓我去死一死好了……」
  啊啊……放開我！
  豫暄咬唇使力掙扎著，感受自己突破限制，她艱難的開口：「為什麼是我？」  
    老人仍是笑著，眉眼間是曾經熟悉的和藹笑容，卻有什麼不同了。她開口，聲音同平常一般，豫暄卻覺得那聲音冷至心裡，讓她不由自主顫抖：「因為，妳是我女兒。」
  
  自噩夢中驚醒。
  清晨五點，豫暄摀著胸口，大口的吸著空氣，身體悸顫，冷汗和著淚水滴滴滑落。她睜大雙眼，心跳如擂，還沉浸在剛剛的夢裡。
  一旁熟睡的樊嶼被驚醒，他輕柔的拍著豫暄的背，溫柔的說：「沒事了……沒事了……」
  瞳孔漸漸回縮，心跳回歸。豫暄自夢中回神，在黑暗中，嘴角勾起一抹譏誚的弧度。
  我終究還是錯了，我以為早就釋懷，可現在又心痛難抑。
  媽媽，妳永遠不會曉得，每一句話，都讓我煩躁厭惡，每一句話，都讓我心痛無以復加。
  因為妳，只在乎妳自己。
  但豫暄開口時，聲如往常：「對不起把你吵醒了。我沒事了，繼續睡吧。」

    兩人沒躺下多久，豫暄的電話又響了，鈴聲急促。
    「你好，請問是豫暄嗎？」才剛接起，對方急急的道：「你母親發生車禍！目前正送往台中榮民總醫院……」
    「什麼？」豫暄從床上跳起：「好好，我馬上去！」
    樊嶼正待詢問，就感到豫暄一把抓住他的袖子，語調急切：「媽車禍了！我要回台中！」

    豫暄抵達台中榮民總醫院，媽媽的病房時，已經六點多了。
    清晨的陽光從窗戶悄悄透入，撒在潔白的被單上。豫暄母親的床位靠窗，彼時她正坐在床上，擁著白色的被褥，望向窗外。
    豫暄一行人悄悄的走進病房，看到她這副模樣，感覺沒什麼大傷，心裡微鬆。但才剛來到床前，就見老人渾身一顫，往後縮了縮，略有些混濁的眼掃過他們，厲聲道：「你們是誰？」
    「……」豫暄心裡一震，還未來的及生出什麼想法，就聽身旁隨行進來的醫生快速的道：「病人騎腳踏車被摩托車自後追撞，沒什麼皮外傷，但重重的撞到了腦袋……」
    他停了停，看了豫暄一眼，問道：「病人之前是否有初期失智症？」
    豫暄喉嚨乾澀，好一下才了解他的意思，她艱難的從喉間擠出了回復：「是……」
    「那麼，我很遺憾的說，因為撞擊到腦部，病人已成重度失智症患者了。」
    「……」豫暄失神的站著，身體兩晃，隨即站穩了腳步。樊嶼擔心的看了她一眼，伸手握住她的手，但很快的被她掙開。
    豫暄緩步上前，走到充滿防備的老人旁蹲下，伸手握住了老人的手。
    「媽，我是阿暄。」她略為不穩的聲音響起，帶了點哭腔，令聞者心酸。
    淚水大顆大顆的自豫暄的眼眶滑落，再開口，已是泣不成聲。
    「樊嶼……」她說：「她那樣待我，我有時候總會不孝的想，為什麼她不死了算了，為什麼她不失憶呢？這樣我們都解脫了……可這天來臨了，我才知我是希望她記得我的……」
    豫暄背對著樊嶼，使他看不清楚她的表情。樊嶼抿唇，想要擁抱她，卻未再上前。他的視線從豫暄蹲著的背影上移至床上仍舊防備的老人，再移至遠方漸亮的天際線。
    新的一天來臨了。
 
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

    一年後，又是霧雨連綿的一天，豫暄站在台中紀念園區母親的牌位前，身旁的樊嶼為她撐著傘，像是撐起了一片天。她伸手，白皙的手指貼上碑文，衣袖被雨水打濕，顯出模糊的水痕。
    良久，又復撫上微凸的小腹，裡面生命鮮活。
    她的雙腳終於踏實站在岸上，並且從今而後，不再懼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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